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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非
法﹁
佔
中﹂
事
件
發
生
至
今
十
七
日
，
睇
形
勢

佔
領
範
圍
逐
漸
縮
小
，
示
威
人
數
漸
漸
少
，
由
學
生

做
主
角
變
為
社
運
人
士
做
主
角
，
應
該
可
以
較
容
易

平
息
。
有
如
此
效
果
與
幾
大
因
素
有
關
：
中
央
立
場

夠
硬
撐
特
首
穩
定
軍
心
；
政
府
選
擇
與
佔
中
者
打
消

耗
戰
；
佔
中
者
行
為
狂
妄
自
大
當
自
己
是
神
，
市
民
的
生

活
受
影
響
失
民
心
。

非
法﹁
佔
中﹂
事
件
雖
然
未
落
幕
，
但
是
從
今
次
事
件

大
家
都
應
該
睇
清
楚
許
多
問
題
，
首
先
政
府
要
明
白
香
港

社
會
確
實
存
在

一
班
很
執

爭
取
自
己
要
的﹁
西
方
式

民
主﹂
的
人
，
亦
要
明
白
香
港
大
部
分
人
是
理
性
的
，
生

活
好
的
環
境
對
他
們
來
講
很
重
要
，
明
白
拖
垮
了
香
港
經

濟
，
比
沒
普
選﹁
死
得
更
快﹂
，
所
以
政
府
為
大
部
分
人

謀
福
祉
是
首
要
任
務
。
搞
好
民
生
得
民
心
！

梁
特
首
講
得
對
，
民
生
無
小
事
。
一
個
國
家
地
區
民
生
搞

得
好
，
少
怨
氣
，
社
會
自
然
和
諧
。
香
港
回
歸
後
，
政
府
大

部
分
管
理
政
策
，
管
理
方
法
仍
沿
襲
英
國
政
府
統
治
時
模
式

運
作
，
好
的
應
該
保
留
，
過
時
的
應
該
檢
討
，
調
節
是
否
脫

節
。
包
括
不
符
合
人
民
意
願
及
現
實
情
況
的
法
規
教
育
、
房

屋
、
社
福
政
策
等
。
例
如
許
多
社
福
政
策
措
施
比
以
前
好

的
，
但
一
些
市
民
投
訴
點
解
受
益
的
都
不
是
對
香
港
有
貢
獻

的
人
，
永
久
居
民
。
新
來
港
人
士
分
薄
港
人
福
利
。
那
綜
援

申
請
條
件
審
核
方
法
是
否
要
改
善
？
學
習
外
國
未
曾
納
稅
，
未
夠
七
年

期
的
新
來
港
人
士
某
些
福
利
應
該
不
可
以
享
用
。

房
屋
政
策
，
申
請
住
公
屋
的
入
息
條
件
可
否
分
兩
組
，
不
可
能
要
本

地
港
人
與
新
來
港
人
士
鬥
窮
才
獲
得
津
貼
，
獲
得
房
屋
的
，
因
為
大
家
在

不
同
的
起
跑
線
，
可
否
考
慮
分
兩
條
隊
排
？
可
否
政
府
建
一
批
房
屋
專
用

供
應
香
港
年
輕
白
領
租
住
呢
？
參
考
一
下
新
加
坡
的
房
屋
政
策
罷
！

不
少
香
港
人
害
怕
被
拉
低
生
活
質
素
，
失
去
優
越
感
，
政
府
應
該

制
訂
一
些
針
對
協
助
本
土
永
久
居
民
生
活
的
優
惠
措
施
，
讓
他
們
感

受
多
些
溫
暖
，
才
對
香
港
有
歸
屬
感
、
安
全
感
。
這
不
是
要
分
化
港

人
，
新
來
港
人
士
都
會
明
白
事
理
的
，
比
永
久
居
民
少
一
些
福
利
也

正
常
，
當
他
們
成
為
永
久
居
民
就
一
樣
待
遇
了
。
盡
早
想
法
解
決
引

起
不
滿
的
源
頭
，
比
起
因
為
不
滿
而
變
為
互
相
仇
恨
要
好
。

教
育
方
面
，
為
何
回
歸
後
才
成
長
的
學
生
依
舊
沒
有
國
家
民
族
觀

念
？
因
連
教
育
工
作
者
都
沒
有
，
學
生
點
會
有
？
校
長
都
沒
有
教
師

如
何
有
？
維
持
學
術
自
由
與
有
國
家
民
族
觀
念
沒
有
抵
觸
吧
？
是
道

德
教
育
問
題
，
睇
見
一
些
學
生
頭
綁
紗
布
跪
地
，
天
天
衣
襟
戴
黃
絲

帶
，
比
為
家
人
戴
孝
還
上
心
，
你
會
問
點
解
平
日
父
母
叫
他
們
都
不

見
他
們
咁
肯
聽
入
耳
？
因
為
師
長
同
學
之
間
影
響
力
很
大
，
據
悉
有

學
生
敵
不
過
被
激
進
人
士
迫
表
態
而
上
街
的
，
怕
扣
叛
徒
帽
子
不
敢

撤
離
的
。

其
實﹁
反
國
民
教
育﹂
的
事
件
的﹁
餘
毒﹂
禍
延
至
今
，
學
生
覺

得
示
威
有
用
，
卻
忘
記
了
普
選
不
同﹁
國
教﹂
。﹁
國
教﹂
事
件
實

在
是
香
港
政
府
相
關
官
員
自
食
其
果
的
，
因
為
沒
有
睇
清
楚
教
材
就

推
出
，
沒
有
評
估
香
港
教
育
界
的
反
應
和
沒
有
技
巧
，
試
想
想
學
生

功
課
已
多
，
考
試
壓
力
又
大
，
你
突
然
加
多
科
目
，
老
師
教
多
一

科
，
學
生
考
多
一
科
，
加
重
他
們
的
壓
力
，
誰
會
接
受
？
教
材
的
寫

法
角
度
又
不
站
在
他
們
角
度
考
慮
。
點
解
不
放
在
通
識
科
，
其
實
認

識
國
情
、
民
族
歷
史
都
是
基
本
常
識
，
你
在
美
加
入
籍
當
他
們
的
公

民
都
要
認
識
該
國
基
本
的
歷
史
，
要
唱
國
歌
宣
誓
效
忠
。

另
一
方
面
大
是
大
非
面
前
警
察
不
應
受
輿
論
壓
力
影
響
執
法
的
。

明
白
警
方
不
輕
易
做
驅
散
示
威
者
行
動
是
怕
出
現
流
血
衝
突
，
結
果

示
威
者
得
寸
進
尺
，
愈
佔
愈
多
地
方
。
害
怕
被
扣
執
法
不
公
的
帽

子
，
連
日
來
警
方
被
非
法﹁
佔
旺
角﹂
者﹁
圍﹂
，
指
指
點
點
要
求

拉
人
，
喝
令
不
准
放
人
也
不
敢
出
聲
；
當
警
員
要
求
搞
事
者
出
示
身

份
證
，
卻
有
人
叫
警
員
出
示
委
任
狀
，
將
自
己
擺
在
與
警
員
對
等
地

位
。
這
是
因
為
警
方
沒
有
第
一
時
間
將
組
織
非
法
集
會
的
人
拘
捕
，

令
非
法
集
會
的
人
沒
有
意
識
到
自
己
也
在
犯
法
。

警
員
對
一
批
撐
政
府﹁
反
佔
中﹂
到
金
鐘
拆
路
障
的
人
厲
聲
呼
喝

兼
拘
捕
，
對﹁
佔
中﹂
人
士
反
而
更
友
善
，
形
成﹁
警
助﹃
佔
中﹄

者
保
路
障﹂
，
令
人
感
到
相
當
諷
刺
。
結
果
兩
方
人
士
均
批
評
警
方

執
法
不
公
。
公
平
執
法
是
必
然
，
但
頭
腦
要
清
晰
分
清
誰
是
犯
法
的

始
作
俑
者
，
應
有
不
同
手
法
處
理
，
否
則
一
樣
失
分
。

「佔中」事件的啟示

過
去
，
我
們
對
藝
術
品
用
一
個
詞
來
形
容
：

無
價
。
那
意
思
無
非
是
藝
術
品
不
能
用
價
格
去
衡

量
，
當
你
試
圖
用
一
個
價
碼
去
跟
藝
術
品
對
應

時
，
你
就
已
經
玷
污
了
藝
術
。

現
在
，
我
們
還
在
用
這
個
詞
來
形
容
藝
術

品
，
但
味
道
已
經
變
了
，﹁
無
價﹂
的
意
思
是
指
一

個
高
不
可
攀
的
價
。
也
許
一
百
萬
，
也
許
一
千
萬
，

甚
至
一
個
億
。
在
一
個
拜
金
時
代
，
也
就
是
在
後
面

加
零
的
遊
戲
。

正
因
為
如
此
，
在
很
多
時
候
藝
術
品
與
老
百
姓
是

沒
有
太
大
關
係
的
。
擁
有
他
們
的
是
富
翁
、
官
員
或

各
種
有
頭
有
臉
的
人
。
富
翁
有
錢
買
，
官
員
有
人

送
，
至
於
他
們
擁
有
了
是
否
欣
賞
，
反
而
不
重
要

了
，
不
追
求
天
長
地
久
，
只
追
求
曾
經
擁
有
。
所
以

我
們
就
不
斷
聽
到
那
些﹁
曾
經
擁
有﹂
的
人
照
例
出

入
於
各
種
拍
賣
會
。
天
文
數
字
於
是
就
一
個
一
個
照

例
地
誕
生
了
。

不
過
既
然
有
照
例
，
便
也
有
例
外
，
前
些
日
子
我

在
上
海
參
加
過
一
個
藝
術
節
，
形
式
有
點
少
見
，
名

字
也
有
點
奇
怪
，
叫﹁
買
得
起
藝
術
節﹂
。
這
個
藝

術
節
讓
一
向
安
靜
的
莫
干
山
路
水
洩
不
通
，
參
觀
者

大
多
是
普
通
市
民
，
他
們
之
所
以
敢
於
挺
胸
抬
頭
地

走
進
藝
術
節
，
是
因
為
這
裡
提
供
了
幾
百
種﹁
平
價﹂
的
藝
術

品
，
一
些
名
家
的
油
畫
和
富
有
實
驗
性
的
藝
術
品
都﹁
有

價﹂
，
而
且
價
格
最
高
三
萬
，
最
低
也
就
一
兩
千
而
已
。
藝
術

節
剛
剪
完
彩
，
交
易
就
開
始
活
躍
起
來
了
。

說
起
來
不
新
鮮
，﹁
買
得
起
藝
術
節﹂
不
是
中
國
人
的
發

明
，
上
世
紀
末
最
早
在
倫
敦
出
現
，
後
來
紐
約
、
巴
黎
這
些
藝

術
之
都
不
甘
落
後
，
一
時
讓
大
批
當
代
藝
術
家
和
作
品
走
入
尋

常
人
家
。

藝
術
本
來
就
是
為
愛
好
者
生
產
的
，
但
真
正
的
愛
好
者
又
往

往
是
沒
錢
人
。
所
以
藝
術
品
在
今
天
常
常
束
之
富
人
高
閣
，
只

能
在
拍
賣
會
上
一
見
。
曾
經
有
位
大
師
的
後
人
說
，
他
們
連
祖

輩
的
畫
都
無
緣
得
見
，
每
有
拍
賣
會
，
就
去
外
面
候

，
等
曲

終
人
散
去
拿
回
兩
本
畫
冊
，
聊
補
對
先
祖
的
相
思
。
此
言
心

酸
，
畫
家
後
代
都
不
得
見
，
更
何
況
凡
人
乎
？

所
以
有
時
想
想
，
真
替
梵
高
之
流
抱
屈
，
生
前
生
活
無

，

死
後
幫
人
發
財
，
若
是
泉
下
有
知
，
沒
準
能
氣
活
過
來
。

這
幾
年
我
們
都
愛
用﹁
盛
世
收
藏﹂
來
形
容
目
前
的
收
藏

界
，
好
像
時
代
進
步
了
。

但
依
我
看
來
，
現
在
的
收
藏
界
用
一
句
話
概
括
就
是﹁
空
前

繁
榮
、
空
前
混
亂﹂
。

為
什
麼
要
用
兩
個﹁
空
前﹂
呢
？
頻
繁
轉
手
、
倒
來
倒
去
，

還
不
是﹁
空
前
繁
榮﹂
嗎
？
至
於﹁
空
前
混
亂﹂
，
似
乎
大
家

也
都
看
得
到
。
因
為
今
日
之
收
藏
異
於
往
日
之
收
藏
，
往
日
收

藏
大
多
是
愛
好
者
收
藏
，
是
一
種
文
化
行
為
。
而
今
天
的
收
藏

則
大
多
是﹁
投
資
者﹂
收
藏
，
收
藏
是
為
了
發
財
，
是
一
種
經

濟
行
為
。
在
發
財
夢
的
驅
使
下
，
收
藏
品
成
為
另
一
種
鈔
票
，

成
為
硬
通
貨
。
所
以﹁
天
價﹂
、﹁
贗
品﹂
、﹁
欺
騙﹂
等
等

成
為
收
藏
界
的
關
鍵
詞
。

從
歷
史
上
看
，
古
代
收
藏
藝
術
品
、
古
玩
的
主
體
是
文
人
，

是
雅
士
。
所
以
才
出
現
一
些
收
藏
的﹁
怪
事﹂
，
有
些
人
即
使

窮
得
飯
都
吃
不
上
，
仍
然
不
肯
將
自
己
的
收
藏
品
出
售
給
別

人
，
這
就
是
純
粹
意
義
上
的
收
藏
。
藝
術
品
在
他
們
的
身
邊
是

幸
運
的
，
是
有
尊
嚴
的
，
是
被
尊
崇
的
目
光
所
養
護

的
。
古

代
也
少
不
了
另
一
種
有
錢
人
，
他
們
花
錢
收
藏
也
只
是
為
了
增

加
趣
味
，
而
不
指
望
靠
它
發
財
。
明
清
以
前
的
收
藏
家
並
不
會

刻
意
地
收
藏
古
玩
、
文
物
，
他
們
只
是
收
藏
其
喜
歡
的
東
西
來

進
行
把
玩
。
這
種﹁
把
玩﹂
自
然
也
是
脫
離
市
場
行
為
的
。

從
一
定
意
義
上
說
，
所
有
的
藝
術
品
都
在
尋
找
最
適
合
他
的

愛
人
。
這
樣
的
愛
人
，
在
今
天
已
經
稀
有
了
。﹁
買
得
起
藝
術

節﹂
讓
藝
術
品
回
歸
民
間
與
大
眾
，
幫
助
藝
術
走
向
生
命
的
永

恆
，
實
際
上
也
在
為
藝
術
品
尋
找
愛
人
。

願
所
有
的
藝
術
品
都
能
在
愛
人
的
懷
抱
安
眠
。

為藝術品找愛人

人
生
不
是
一
帆
風
順
，
只
有
經
歷
過
傷
痛
、
挫
折
才
能
成

長
。
青
春
令
人
懷
念
，
不
但
因
為
充
滿
活
力
，
更
因
為
充
滿


無
數
的
可
能
，
這
在
正
在
上
映
的
電
影
︽
爭
氣
︾
中
有
很

好
的
體
現
。

︽
爭
氣
︾
的
主
角
是
一
群
屬
於
弱
勢
的
中
學
生
，
他
們
分

別
來
自
香
港
唯
一
的
視
障
學
校
︱
︱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和
另
外

三
間
被
視
為﹁
問
題﹂
學
生
較
多
的
中
學
，
他
們
或
因
為
身
體
殘

障
、
或
因
成
績
欠
佳
、
或
因
個
性
缺
陷
、
心
理
障
礙
、
家
庭
背
景

等
而
產
生
自
卑
心
理
，
感
覺
是
被
社
會
忽
視
或
遺
忘
的
一
群
人
。

然
而
，
因
為
參
加
了
一
場
充
滿
陽
光
氣
息
的
音
樂
劇
︽
震
動
心

弦
︾
的
排
練
和
演
出
，
令
他
們
在
表
現
自
我
的
藝
術
薰
陶
中
，
找

到
自
己
，
重
塑
自
信
。
在
整
個
參
與
過
程
中
，
年
輕
人
率
直
、
純

真
乃
至
反
叛
的
個
性
表
露
無
遺
，
其
內
心
的
負
面
情
緒
也
被
引
發

出
來
，
令
人
看
到
最
真
實
的
自
己
，
如
何
從
自
卑
、
無
助
、
迷
茫

到
自
尊
、
勇
敢
、
自
信
。

︽
爭
氣
︾
的
導
演
是
曾
因
拍
攝
安
徽
愛
滋
病
題
材
︽
潁
州
的
孩

子
︾
而
獲
奧
斯
卡
最
佳
短
篇
紀
錄
片
獎
的
楊
紫
燁(R

uby
Y
ang)

，
她
是
因
為
在
一
次
排
練
中
看
到
，
失
明
學
生
練
子
諾
如

何
在
老
師
輔
導
下
努
力
練
習
唱
歌
感
動
而
啟
發
，
決
定
把
這
群

﹁
問
題
學
生﹂
的
奮
發
過
程
用
鏡
頭
記
錄
下
來
，
並
以﹁
爭
氣﹂

為
名
激
勵
年
輕
人
：
勿
輕
言
放
棄
。

電
影
也
以
子
諾
的
故
事
最
感
動
人
。
子
諾
出
身
於
中
產
家
庭
，

本
來
前
途
一
片
光
明
。
但
雙
目
失
明
的
打
擊
把
他
帶
進
孤
獨
、
恐

懼
、
抑
鬱
籠
罩
的
漆
黑
世
界
，
不
但
自
己
沮
喪
、
失
望
，
也
令
父

母
擔
憂
，
母
親
更
是
以
淚
洗
臉
。
但
在
師
長
的
關
愛
和
友
伴
們
的
支
持
下
，

他
不
但
用
歌
聲
唱
出
心
聲
，
更
在
音
樂
劇
的
排
練
中
找
回
自
信
，
重
新
面
對

自
己
。

紀
錄
片
不
同
於
故
事
片
，
它
是
基
於
真
實
素
材
，
取
材
、
選
角
很
重
要
，

拍
攝
的
角
度
和
剪
輯
的
技
巧
更
重
要
，
這
往
往
影
響
到﹁
劇
情﹂
的
可
觀

性
。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這
部
紀
錄
片
不
但
主
題
清
晰
正
面
，
情
節
鋪
排
也
很

流
暢
，
沒
有
悶
場
，
片
中
有
排
練
的
熱
鬧
氣
氛
，
也
有
獨
白
的
感
人
細
節
，

還
有
對
家
長
和
老
師
們
的
訪
談
，
內
容
豐
富
而
立
體
，
一
個
個
零
碎
的
弱
勢

少
年
生
活
片
段
構
成
一
部
禮
讚
青
春
的
電
影
，
扣
人
心
弦
，
孩
子
們
的
爭
氣

不
但
令
自
己
重
生
，
更
感
動
甚
至
改
變
了
大
人
。

爭氣的孩子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中
秋
前
後
，
出
了
台
灣
毒
猪
油
的
新
聞
，
害
得
很
多

朋
友
連
應
節
的
月
餅
都
不
敢
吃
，
甚
至
到
外
間
吃
飯
飲

茶
都
戒
了
好
一
段
日
子
。
強
冠
事
件
平
息
以
後
，
幾
個

朋
友
才
開
始
回
復
過
去
定
期
的
約
會
，
理
由
是
相
信
食

肆
知
所
警
惕
，
都
改
用
好
信
譽
的
食
油
，
大
家
可
以
從

此
放
心
。

前
些
日
子
不
放
心
，
是
怕
超
過
五
百
家
食
肆
都
誤
用
過
毒

猪
油
，
很
難
保
證
我
們
經
常
光
顧
的
食
肆
不
中
招
，
問
題
食

油
全
面
回
收
之
後
，
我
們
經
常
敘
會
老
食
肆
的
經
理
第
一
時

間
告
知
，
他
們
的
老
闆
已
改
用
另
一
著
名
牌
子
的
清
香
油
。

想
不
到
重
陽
剛
過
，
驚
魂
甫
定
，
消
息
傳
來
，
這
另
一
著

名
牌
子
，
原
來
也
不
是
好
東
西
，
跟
前
一
牌
子
都
是
毒
姊

妹
。大

姊﹁
全
統﹂
是
毒
豬
油
；
二
姊﹁
正
義﹂
是
飼
料
油
；

﹁
全
統﹂﹁
正
義﹂
這
麼
足
以
教
人
安
心
正
氣
的
好
名
字
，

太
吊
詭
了
。

電
視
畫
面
前
後
看
過
罐
裝
的﹁
大
姊﹂﹁
二
姊﹂
，
密
密

實
實
，
一
身
光
鮮
，
花
枝
般
招
展
，
名
門
閨
秀
一
樣
好
姿

態
，
橫
看
豎
看
，
都
不
像
個﹁
毒
美
人﹂
，
何
況
後
者
還
美

名
為﹁
清
香﹂
。

過
去
，
任
何
產
品
未
知
品
質
如
何
，
有
沒
有
信
心
購
買
，

消
費
者
通
常
多
受
品
牌
名
字
和
包
裝
吸
引
，
一
旦
包
裝
烏
頭

垢
臉
，
就
算
品
質
再
好
，
混
在
金
碧
輝
煌
同
類
產
品
中
，
肯

定
引
不
起
買
家
注
意
；
就
算
其
中
真
有
價
廉
物
美
的
，
因
為

引
不
起
注
意
，
銷
路
都
不
會
好
到
哪
裡
，
也
許
正
因
為
這
樣
，

心
術
不
正
的
產
商
，
便
多
製
作﹁
先
謀
財
後
害
命﹂
的
不
良
產
品
了
。

於
是
什
麼
名
貴
包
裝
功
效
等
同
清
水
的
什
麼
潤
膚
水
，
功
效
不
外
等

同
一
般
維
他
命
的
什
麼
神
仙
不
死
丸
和
什
麼
營
養
掛
帥
的
種
種
大
大
小

小
零
食
，
都
爭
相
霸
佔
超
市
藥
房
市
場
有
利
位
置
，
加
以
捉
摸
到
消
費

者
深
信﹁
平
嘢
冇
好﹂
的
心
理
，
價
錢
推
到
最
高
，
給
廣
告
牽

鼻
子

走
的
顧
客
便
無
不
上
當
。

漂
亮
包
裝
不
老
實
的
產
品
多
不
勝
數
，
聯
想
起
惡
形
惡
樣
的
問
題

油
，
現
在
連
看
到
那
些
漂
亮
包
裝
俊
男
美
女
代
言
的
產
品
，
不
倒
胃

口
，
難
道
還
能
恢
復
信
心
？

漂亮包裝未必有好品質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
美
，
就
是
我
說
了
算
。﹂
這
是
日

本
茶
聖
千
利
休
的
豪
語
。

千
利
休
出
生
於
堺
市
，
向
武
野
紹
鷗

學
習
融
合
禪
宗
的
茶
道﹁
侘
茶﹂
，
並

在
其
手
中
大
成
，
曾
先
後
奉
侍
兩
大
戰

將
織
田
信
長
與
豐
臣
秀
吉
，
是
兩
人
極
看

重
的
茶
人
。
那
時
候
的
茶
人
不
僅
是
泡
茶

或
教
導
茶
藝
，
而
且
對
政
治
也
有
其
影
響

力
。織

田
信
長
在
本
能
寺
之
變
喪
命
後
，
千

利
休
改
侍
豐
臣
秀
吉
，
並
在
一
五
八
五
年

於
天
皇
居
所
舉
辦
的
茶
會
上
，
獲
天
皇
賜

予﹁
利
休﹂
這
個
居
士
號
。
當
時
千
利
休

身
為
豐
臣
秀
吉
的
心
腹
而
活
躍
於
世
，
不

僅
設
計
了
黃
金
茶
室
，
更
主
辦
了
集
全
國

茶
人
於
一
堂
、
空
前
絕
後
的﹁
北
野
大
茶

會﹂
，
立
下﹁
天
下
第
一
宗
匠﹂
的
美

名
。
此
外
，
他
還
打
造
出
佔
地
僅
一
坪
的

茶
室﹁
待
庵﹂
及﹁
樂
茶
碗﹂
等
物
品
，

也
在
茶
道
用
具
、
品
茶
前
的
料
理
、
茶
室

庭
園
等
處
發
揮
豐
富
的
創
造
力
。
他
否
定

了
室
町
時
代
以
來
偏
愛
貴
重
物
品
的
潮
流
，
並
將

﹁
寂
茶﹂
的
意
境
發
展
完
備
，
其
名
流
芳
後
世
。
一

五
九
一
年
，
千
利
休
奉
豐
臣
秀
吉
之
命
切
腹
自
殺
，

結
束
了
他
的
生
命
。
其
切
腹
之
理
由
眾
說
紛
紜
，
至

今
仍
不
明
白
真
正
的
原
因
。

為
了
千
利
休
，
出
發
前
特
別
在
網
上
找
了
點
資

料
，
根
據
二
零
零
九
年
第
一
百
四
十
回
直
木
賞
︽
利

休
之
死
︾
一
書
的
作
者
山
本
兼
一
所
說
：﹁
一
般
人

可
能
會
認
為
，
千
利
休
是
一
個
淡
泊
無
欲
，
專
心
於

茶
道
之
人
。
但
我
反
而
認
為
他
是
一
位
充
滿
熱
情
的

人
物
，
否
則
怎
麼
可
能
構
築
出
如
此
縝
密
的
茶
道
美

學
呢
？
我
認
為
利
休
熱
情
的
泉
源
就
是
『
戀
愛
』
，

並
寫
在
小
說
之
中
。﹂

侘寂茶道美學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沒有雪花的冬天，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冬
天。沒有玩過雪的童年，又怎能算作真正快樂的
童年呢！這樣的觀念與生俱來，北方人早已是根
深蒂固。
在我的心目中，雪花空靈、聖潔、光明、柔
軟，象徵了大千世界一切的美好神奇，和平福
祉。
它飄在空中，酷似天女臨凡，眾靈雜沓，呼朋
引伴，似遨似嬉；而或經風一吹，立時柔弱無
骨，酥態可掬，忽東忽西……
它落在野地，掩住枯草；落在田間，蓋住小

麥。引逗的老農笑語不斷，一迭聲地說好好好，
瑞雪兆豐年，年年似這般！
它落在屋頂，落在樹梢，落在山腰……
我的童年就是穿插在這樣的景致裡度過。儘管
那時候貧於物質，卻收穫了滿滿的精神財富。而
這精神財富的來源即是雪花的恩賜。
我上小學時，大雪每每如期而至，鋪滿校園。
不知哪位鬼精靈發明了一種吃雪的方法，在我們
小學生中間煞是流行。其實，簡單之至。就是把
白雪盛到我們的鉛筆盒（小時候，都用的鐵皮
盒）裡，撒上幾粒糖精，攪拌均勻。待糖精遇雪
融化，雪花隨之變得甜蜜兮兮。這時候，清白的
雪花，就可以用來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慾了。我們
個個吃得津津有味，抹嘴咂舌。我想，這應該是
雪糕的最原始做法了吧！雪糕之所以叫雪糕，那
可是其來有自呀！
物質匱乏的年代，這種不用深加工，即取即食

的調劑品，實在是大快人心。很快，同學們都學
會了這種吃法，吃得不亦樂乎。久而久之，弊端
卻顯現了。有個別腸胃不好的同學開始鬧肚子，
肚子裡生蛔蟲，疼得滿地打滾，不能正常上課。
有人分析說，雪花從天而降，把空氣中的灰塵
都沾拂了，攝入體內後，能無恙麼？
最後，經過老師們苦口婆心，諄諄教導，同學
們的「吃雪」風尚才漸漸剎住。我則依然如故，
每到冬季來臨，我還是會準備好糖精，刷乾淨鉛
筆盒，以俟雪來。這真有點「萬事俱備，只欠冬
雪」的況味兒。
我想，雪花看上去晶瑩潔白，纖塵不染。怎會
引發出腌臢的穢物來？該不是糖精在作祟吧？這
糖一旦成了精，豈能不禍害人呢？所以，再吃雪
的時候，我摒棄了糖精這一主題，直接清清爽
爽，空口啖白雪。我小時候對雪的偏愛，大抵如
此。
童年的記憶五花八門，漸漸淡忘者居多。只有
這雪花，無時不在叩擊我日漸凝固的心扉。我應
該在雪天裡，捕過麻雀吧？打雪仗被小朋友群毆
了？堆雪人沒打好基礎，突然間傾頹倒掉，嚇得
我靈魂出竅？還有還有……
童年已經遠逝，現在的我已進入不惑之年。走
在城市冰冷的馬路上，總也想回到從前，抓回點
什麼來補充記憶。只有多情的雪花，晃動在眼
前，想抓住卻是徒勞，它靈敏異常，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
於是，我祈禱一場大雪，來溫暖我的心。很奇

怪，雪花是冬的產物，卻決不會擺出一幅冷冰冰
的面孔。它總是以溫馨祥和來示人的。
終於有一天，心靈福至，一場鵝毛大雪沸沸揚
揚覆蓋了我所在的城市。好一場慷慨的雪花盛
宴，自當晚八時伴隨寒風呼嘯開始降落塵寰，至
第二日凌晨，竟也沒能稍息。我興奮地塗鴉了幾
句，以表明當時心境：「一夜寒風嘯，雪花徐徐
飄。飄飄何所似？飛絮競妖嬈。」
大概是中午時分，雪住了。我走了出去，所到
之處，到處是鏟雪的清潔工。為了不阻礙交通，
他們累得筋疲力盡，哪裡能體會到大雪帶給人類
的快樂呢！清潔的雪花，靜靜的被他們扔到垃圾
車上，運到垃圾場去。
在我看來，城市的雪總不及鄉村裡的曼妙。若
在鄉間，此時該是踩在雪地上，聆聽雪花「咯吱
咯吱」的聲音。那聲音充滿磁性，純天然無污
染。而在城市的街頭，斷乎不會響起踏雪而行的
長長足音。兩下一較，略生惆悵。路邊花壇的雪
景倒也賞心悅目，貪覷之心既失，只好忙忙回到
家裡吧。
好在住高層，打開窗戶，天寬地闊。驀然看
到遠處的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不在高，有雪
則明。這座山平日裡並不引人注意。今日，因
了這一場好雪，卻讓我倍加青目。
古人云：「遠山始為容」。這大雪封山的容
姿才更打動人心呀！山固然小，沒有連綿起伏
之曲折，不復山舞銀蛇之壯觀。但那一山的素
裝，卻極有範兒，真真像貴婦一般的風致嫣
然。
觀之良久，不禁寒意，我趕緊關了窗戶。退
回到我的書房裡，掀開《紅樓夢》，卻正讀到
四十一回。其中一段寫的是林黛玉在櫳翠庵吃

罷茶水，問妙玉的話。
「這也是舊年的雨水？」
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

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
着，收的梅花上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
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
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
出來？隔年蠲的雨水哪有這樣清純，如何吃
得？」
兩位美人兒一問一答，巧妙至極。不期卻勾連
我的如煙往事。既然，吃雪之風古已有之，連妙
玉那樣的人兒都認為雪水是清純無比的，那麼我
童年的吃雪行為應該算是附庸風雅，而不是無事
生非。只是許多年來，我早已不再吃雪，而今饞
癮發作，真想再吃上那麼一回，找回童真的感覺
來。
若是梅花上的雪豈不更妙？可是哪裡有梅花

呢？忽然想起附近的小山，便再也按捺不住了。
馬上換上登山鞋，我要踏雪尋梅去。

吃 雪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當
︽
一
屋
寶
貝
音
樂
廳
︾
的
劇
情
進
行

到
合
唱
︽
永
別
又
如
何
︾
的
時
候
，
我
的
腦

海
中
在
剎
那
間
浮
現
的
，
是
我
的
一
位
前
輩

的
影
像
。

這
位
前
輩
名
叫
卜
少
夫
，
生
前
無
酒
不

歡
。
他
說
的
話
之
中
，
我
記
得
最
清
楚
的
，
是

他
要
我
的
朋
友
轉
告
我
晚
上
去
出
席
他
們
的
飯

局
，
說
如
果
我
沒
有
空
，
就
叫
我
兒
子
去
。
因

為
我
那
個
兒
子
能
夠
代
我
喝
上
幾
杯
，
有
些
許

酒
量
。
不
過
，
我
那
如
今
在
台
灣
打
工
的
兒

子
，
那
時
只
有
十
來
歲
，
雖
然
曾
經
和
卜
老
先

生
聚
會
時
喝
過
一
兩
杯
小
酒
，
但
我
又
怎
會
讓

他
真
的
代
我
出
席
？
所
以
，
這
句
話
無
異
是
要

我
一
定
要
到
。

卜
少
老
喝
酒
喝
得
灑
脫
，
酒
到
杯
乾
，
絕
不

嘮
叨
。
不
過
，
他
最
灑
脫
的
事
，
是
在
醫
院
的

病
床
上
，
親
手
自
己
拔
去
插
在
身
上
的
管
子
，
瀟
灑
地
離

去
。
對
他
而
言
，
酒
已
喝
夠
，
活
到
九
十
多
歲
也
已
足
夠
，

朋
友
更
是
交
夠
，
所
以
，
永
別
又
如
何
？

卜
少
老
真
是
徹
頭
徹
尾
的
灑
脫
，
活

灑
脫
，
面
對
死
亡

更
走
得
灑
脫
。
這
是
多
數
人
都
想
做
而
做
不
到
的
事
。
別
說

是
面
對
自
己
的
死
亡
，
就
算
是
面
對
親
友
的
死
亡
，
更
是
沒

有
灑
脫
的
心
情
。

︽
一
屋
寶
貝
音
樂
廳
︾
說
親
人
有
愛
，
才
能
看
到
死
後
的

親
人
模
樣
。
這
是
真
的
，
我
說
的
不
是
鬼
，
而
是
有
愛
就
有

懷
念
，
懷
念
愈
深
，
逝
者
的
形
象
出
現
在
腦
海
就
愈
真
切
。

所
謂
睹
物
思
人
，
就
必
須
是
在
愛
之
深
的
基
礎
上
才
會
發

生
。
而
這
樣
的
深
情
，
是
一
點
也
不
灑
脫
的
心
情
，
就
是
灑

脫
不
起
來
，
才
會
讓
思
念
愈
陷
愈
深
，
逝
者
的
形
象
就
時
時

浮
現
。

所
以
，
走
得
灑
脫
是
讓
人
羡
慕
的
態
度
，
但
面
對
親
朋
好

友
的
逝
去
，
就
不
需
灑
脫
地
面
對
了
，
因
為
灑
脫
了
，
親
友

的
形
象
就
會
在
腦
海
中
成
為
永
別
。
沒
有
了
思
念
，
就
沒
有

了
感
觸
，
沒
有
了
感
觸
的
人
，
和
行
屍
走
肉
有
何
區
別
？

灑 脫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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